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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
有
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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玳

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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朋
友

跟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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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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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「

震
驚

」
回

應
。

一
直

喜
歡

研
究

養
生

亦
愛

與
一

眾
朋

友
分

享
的

玳
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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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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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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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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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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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

公
關

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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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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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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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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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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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2

年
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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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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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4

年
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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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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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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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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⋯

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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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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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
。

3

品
味
人

文
：
鄧
達
智
圖
：
資
料
圖
片
、
網
上
圖
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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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
1
0

大
千
世
界

文
：
一
日
一
浪
子
　
圖
：
美
聯
社
、
法
新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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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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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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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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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
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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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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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1

9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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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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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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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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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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極
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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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隊
清

掃
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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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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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那

邊
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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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
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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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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